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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松
本
清
張
是
推
理
小
說
家
，
不
如
說
他
是

心
理
小
說
家
，
總
覺
得
他
筆
下
人
物
的
心
理
素

描
，
往
往
精
細
超
越
過
情
節
的
推
理
，
讀
者
如

果
沒
耐
煩
看
長
篇
巨
著
，
不
妨
先
看
他
兩
個
短

篇
：
﹁
存
活
的
巴
斯
卡
﹂
和
﹁
影
﹂，
自
然
就
感

受
到
松
本
對
人
物
心
理
的
描
劃
，
細
緻
到
什
麼
程

度
。

﹁
存
活
的
巴
斯
卡
﹂
寫
畫
家
與
他
妻
子
和
畫
廊

主
人
的
微
妙
關
係
；
﹁
影
﹂
則
寫
流
行
名
小
說
家
和

捉
刀
人
的
故
事
，
雖
然
時
代
地
點
發
生
在
日
本
，
只

要
讀
者
對
繪
畫
和
文
藝
有
點
興
趣
，
﹁
巴
斯
卡
﹂
讀

來
便
一
點
都
不
陌
生
，
其
人
其
事
，
彷
彿
就
發
生
在

今
時
今
日
我
們
居
住
那
個
城
市
。

對
自
己
畫
作
患
得
患
失
心
態
，
成
名
未
成
名
畫

家
，
全
給
松
本
形
容
得
透
徹
淋
漓
；
畫
家
的
賢
內

助
，
未
必
全
像
書
中
主
角
，
其
中
對
號
入
座
者
也
必

然
大
有
人
在
；
畫
廊
主
人
與
畫
家
的
奇
妙
交
情
，
以

及
現
場
附
庸
風
雅
看
畫
者
的
神
態
，
都
給
他
描
繪
得

入
木
三
分
，
松
本
提
到
畫
家
作
品
真
偽
的
爭
論
，
尤

其
傳
奇
到
令
人
拍
案
叫
絕
，
原
來
書
中
壟
斷
畫
家
收

入
兼
任
畫
家
經
理
人
的
賢
內
助
，
她
畫
家
老
公
每
幅

作
品
都
曾
經
她
過
目
有
過
詳
細
紀
錄
，
風
流
出
軌
的

畫
家
為
了
瞞
過
賣
畫
收
入
，
偷
偷
摸
摸
在
暗
室
寫
過

的
畫
賣
到
外
邊
，
沒
看
過
﹁
私
貨
﹂
的
枕
邊
人
，
就
算
有
人
向

她
求
證
，
也
不
承
認
是
真
跡
了
。

﹁
影
﹂
寫
醉
心
正
派
文
學
的
作
家
，
由
於
捱
不
住
清
苦
，
為

他
一
向
看
不
起
的
通
俗
流
行
小
說
名
家
代
筆
，
等
到
聲
譽
紅
過

原
作
者
，
結
果
弄
至
兩
敗
俱
傷
，
通
俗
作
家
生
活
糜
爛
至
靈
感

枯
竭
，
捉
刀
作
家
已
寫
不
出
自
己
本
來
的
文
學
作
品
。

松
本
清
張
四
十
歲
後
才
出
道
，
第
一
篇
作
品
﹁
西
鄉
紙
幣
﹂
得

獎
後
，
作
品
多
產
至
令
人
咋
舌
，
行
家
森
村
誠
一
便
笑
說
過
他
非

要
忙
到
一
兩
分
鐘
吃
頓
飯
，
幾
秒
鐘
入
一
次
洗
手
間
才
有
此
產

量
。
松
本
是
日
本
少
見
的
良
心
作
家
，
揭
露
日
本
政
壇
社
會
黑
幕

不
遺
餘
力
，
儘
管
日
本
政
府
多
番
壓
抑
他
在
國
內
的
文
壇
地
位
，

但
也
奈
不
了
他
何—

—

名
氣
大
，
粉
絲
多
，
納
稅
天
王
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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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了不起的松本清張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最
近
有
電
視
台
新
晉
女
藝
員
因
為
演
技
生

疏
，
拍
劇
時
無
法
做
出
導
演
的
要
求
，
被
導

演
粗
暴
教
戲
，
以
裝
過
田
雞
的
有
味
膠
袋
笠

頭
，
還
大
力
把
女
藝
員
撞
向
木
門
。
這
事
發

生
之
後
，
引
起
各
方
討
論
，
也
有
其
他
藝
員

為
女
藝
員
抱
不
平
，
公
然
指
責
該
導
演
，
甚
至
引

來
觀
眾
投
訴
，
電
視
台
則
透
過
節
目
交
代
事
件
，

導
演
承
認
有
過
失
，
導
演
跟
女
藝
員
更
來
個
世
紀

握
手
，
女
藝
員
委
屈
落
淚
，
導
演
收
警
告
信
紀
律

處
分
。
事
件
似
乎
已
告
一
段
落
，
公
道
自
在
人

心
，
認
識
張
導
演
的
都
知
道
他
是
個
怎
麼
樣
的

人
，
杜
汶
澤
、
黃
日
華
、
周
家
怡
等
已
離
巢
又
敢

言
的
藝
員
，
都
已
說
出
了
真
話
。

影
視
圈
當
中
，
未
上
位
知
名
度
不
夠
高
的
，
要

受
氣
受
委
屈
也
是
常
見
的
。
在
我
聽
聞
過
的
事
件

當
中
，
更
殘
酷
的
亦
有
出
現
過
。
初
入
行
時
，
聞

說
有
電
影
要
拍
攝
一
場
強
姦
戲
，
導
演
為
求
迫

真
，
事
先
竟
沒
有
跟
女
演
員
溝
通
好
，
到
埋
位
時

男
演
員
突
然
發
難
，
武
力
拉
扯
兼
霸
王
硬
上
弓
，

女
藝
員
何
止
嚇
得
花
容
失
色
，
簡
直
像
失
控
似
的
，
導
演
就

是
要
捕
捉
演
員
這
一
下
最
真
實
的
反
應
。
當
年
，
導
演
的
名

氣
比
演
員
大
，
亦
沒
有
這
個
年
代
可
以
即
時
拍
攝
短
片
的
手

機
，
能
把
整
個
過
程
拍
下
，
然
後
上
載
到
互
聯
網
，
事
情
只

有
在
行
內
輾
轉
相
傳
。
這
事
發
生
了
少
說
也
有
二
十
年
，
經

歷
這
麼
多
年
的
轉
變
，
大
家
都
進
化
了
，
亦
變
得
文
明
了
。

這
個
年
頭
，
大
家
已
很
少
再
聽
到
有
這
些
粗
暴
野
蠻
又
不
講

理
的
行
為
。

演
員
的
演
出
未
能
達
至
理
想
效
果
，
一
般
有
兩
個
原
因
。

第
一
，
可
能
是
因
為
演
員
未
完
全
了
解
及
掌
握
角
色
，
所
以

無
法
演
繹
出
理
想
效
果
。
演
員
收
到
劇
本
之
後
，
第
一
樣
要

做
的
功
課
，
就
是
揣
摩
角
色
，
除
了
角
色
天
生
的
性
格
之

外
，
角
色
的
際
遇
亦
會
影
響
其
對
事
物
的
反
應
。
曾
經
遇
過

有
的
演
員
，
看
到
劇
本
之
後
，
就
馬
上
否
定
劇
本
的
處
理
，

自
己
另
有
一
番
見
解
。
那
是
由
於
演
員
用
了
其
本
人
的
角
度

來
分
析
角
色
，
並
沒
有
真
正
代
入
角
色
之
中
。
舉
例
而
言
，

現
實
生
活
中
，
身
為
律
師
的
若
遭
人
揶
揄
，
一
般
人
可
能
都

會
以
為
他
的
反
應
該
是
據
理
力
爭
，
展
開
一
番
舌
劍
唇
槍
，

但
若
然
代
入
︽
怒
火
街
頭
︾
中L

aw

霸
一
角
，
他
的
反
應
就
只

會
是
嬉
皮
笑
臉
的
耍
過
，
毫
不
計
較
，L

aw

霸
只
有
在
大
是
大

非
的
事
情
上
，
才
會
據
理
力
爭
。
若
果
演
員
不
代
入
角
色
，

以
一
般
人
的
認
知
來
作
判
斷
，
那
又
怎
可
能
演
活
角
色
？

另
一
演
得
不
好
的
原
因
，
就
是
演
員
功
力
未
夠
或
資
質
有

限
。
演
技
都
是
浸
淫
出
來
的
，
即
使
再
好
的
演
員
也
需
要
經

驗
累
積
，
才
能
變
成
獨
當
一
面
的
小
生
花
旦
，
除
了
那
些
得

天
獨
厚
的
演
員
。
我
們
常
說
有
些
演
員
是
天
生
吃
這
行
飯

的
，
他
們
好
像
天
生
就
懂
得
演
戲
，
像
梅
艷
芳
、
張
㟞
芝
。

這
類
演
員
大
多
非
一
般
的
命
運
，
自
小
已
有
豐
富
的
經
歷
和

體
驗
，
好
像
比
人
家
活
多
了
幾
十
年
，
加
上
感
情
豐
富
，
他

們
對
角
色
的
領
略
隨
時
比
起
導
演
還
要
豐
富
，
故
絕
不
用
擔

心
會
被
躁
導
教
戲
。
但
天
份
沒
有
這
樣
高
的
演
員
，
就
要
靠

日
子
的
磨
練
。
若
然
經
歷
了
一
段
日
子
，
演
技
仍
毫
無
進

步
，
那
就
代
表
這
人
是
入
錯
行
，
根
本
沒
有
當
演
員
的
天

份
。姑

勿
論
該
女
藝
員
是
基
於
上
述
那
一
種
原
因
而
演
得
不

好
，
導
演
教
完
戲
之
後
，
演
出
仍
強
差
人
意
，
那
只
有
一
個

結
論
，
就
是
揀
錯
演
員
。
這
時
候
，
即
使
導
演
再
勞
氣
，
甚

至
動
粗
也
無
補
於
事
的
，
亦
只
有
一
個
解
決
方
法
，
就
是
換

角
。

躁導教戲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去
年
﹁
九
．
一
﹂
記
者
節
，

著
名
鄧
腔
歌
手
鄭
穎
芬
說
︽
甜

蜜
蜜
︾
鄧
麗
君
餐
廳
製
作
了

﹁
鄧
麗
君
紀
念
月
餅
﹂
上
市
，
她

購
來
百
盒
表
示
對
鄧
麗
君
之
紀

念
、
支
持
，
並
順
手
拿
到
﹁
九
．
一
﹂

記
者
節
全
港
娛
樂
記
者
大
聚
會
派
對

上
大
派
應
中
秋
節
禮
物
，
眾
新
舊
記

者
耳
中
聽
︽
甜
蜜
蜜
︾
，
口
中
品
嚐

﹁
甜
蜜
蜜
﹂，
皆
大
歡
喜
。

今
年
﹁
九
．
一
﹂
記
者
節
在
上
周

派
對
，
鄭
穎
芬
又
心
思
給
老
記
朋
友

送
點
甜
蜜
，

上
周
末
她
和
鄧
歌
迷
會

長
張
艷
玲
及
車
淑
梅
上
灣
仔
瑞
安
鴻

星
早
茶
，
碰
見
鴻
星SO

M

好
友
詩
姐

郭
雅
詩
，
一
聲
六
折
大
優
惠
雙
黃
蓮

蓉
月
餅
三
百
賣
百
六
，
鄭
穎
芬
立
即

解
囊
購
餅
卡
一
疊
作
今
年
給
記
者
之
禮
物
，
詩
姐

說
給
她
打
個
大
折
扣
，
代
表
鴻
星
也
參
與
一
份
心

意
。

詩
姐
說
今
年
鴻
星
各
分
店
連
日
本
東
京
兩
店

及
上
海
新
分
號
在
內
全
面
攻
婚
禮
婚
宴
，
原
來

今
年
龍
年
婚
禮
大
旺
期
，
中
國
內
地
和
在
日
華

僑
都
有
此
習
慣
，
因
此
三
地
之
鴻
星
分
店
都
婚

禮
預
訂
大
旺
，
今
年
又
成
為
了
他
們
鴻
星
之
大

旺
年
了
。

鴻
星
有
﹁
雙
詩
美
人
﹂
女
掌
舵
郭
雅
詩
和
女

C
E
O

何
麗
詩
，
都
和
阿
杜
是
多
年
好
友
。
近
年

因
忙
於
筆
耕
，
本
人
已
甚
少
光
顧
，
對
﹁
雙
詩
美

人
﹂
不
時
有
所
惦
念
，
成
為
真
的
﹁
雙
思
﹂
了
。

半
年
前
開
始
見
香
港
四
大
免
費
日
報
之
︽
晴
報
︾

每
日
專
欄
版
有C

E
O

隨
筆
之
何
麗
詩
執
筆
專

欄
，
何
小
姐
是
大
學
飲
食
碩
士
，
筆
下
有
情
有

料
，
言
中
有
物
，
阿
杜
便
每
日
在
此
欄
中
得
睹
她

動
態
，
但
不
知
如
何
近
一
個
多
月
已
不
見
何
麗
詩

在
專
欄
有
片
言
隻
字
，
少
了
一
個
老
友
蹤
影
，
不

禁
有
點
懷
想
，
於
是
﹁
鴻
星
雙
詩
﹂
少
了
一
詩
，

今
日
變
成
真
正
的
單
思
。
心
想
鴻
星
何
永
年
越
來

越
發
，
可
能
已
派
了
詩
妹
赴
北
京
皇
城
下
開
分

店
，
令
麗
詩
美
人
無
暇
搖
筆
桿
了
。

雙思變單思
阿　杜

杜亦
有道

跟
好
友
說
要
去
從
未
去
過
的
﹁
中
國
﹂

旅
遊
，
她
詫
異
﹁
怎
麼
從
未
去
過
？
你

不
是
經
常
遊
北
京
、
上
海
、
廣
東
？
不

是
剛
從
雲
南
香
格
里
拉
回
來
？
﹂

我
說
的
﹁
中
國
﹂，
是
日
本
的
﹁
中

國
﹂，
不
是
中
國
的
中
國
。

在
日
本
，
﹁
中
國
﹂
是
本
州
島
西
部
的
山

陽
道
、
山
陰
道
兩
個
地
區
的
合
稱
，
包
含
鳥

取
縣
、
島
根
縣
、
岡
山
縣
、
廣
島
縣
、
山
口

縣
等
五
個
縣
，
面
積
三
萬
二
千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約
七
百
七
十
一
點
八
萬
人
。
為
與
鄰
居

中
國
相
區
別
，
在
日
本
國
內
有
時
也
以
山
陽

山
陰
地
區
稱
之
。

﹁
中
國
﹂、
﹁
山
陰
山
陽
﹂
雖
然
名
稱
略
微

陌
生
，
其
實
有
許
多
早
已
融
入
生
活
的
物
產

與
文
化
，
都
是
來
自
這
裡
的
寶
貴
資
源
，
包

括
香
甜
多
汁
的
二
十
世
紀
梨
、
白
桃
、
葡
萄

等
水
果
；
河
豚
、
星
鰻
、
牡
蠣
等
鮮
美
海

產
；
日
本
神
話
故
事
中
的
桃
太
郎
、
龍
宮
城

⋯
⋯

卻
都
是
膾
炙
人
口
的
象
徵
物
。

對
日
本
的
中
國
產
生
興
趣
，
始
於
規
劃
四
月
日
本
四

國
之
旅
，
在
日
本
的
地
圖
上
，
發
現
這
個
位
處
本
州
最

西
端
、
四
國
上
方
、
右
鄰
近
畿
京
都
的
神
秘
地
帶
。
只

知
道
這
裡
並
非
旅
遊
熱
點
，
而
且
交
通
費
昂
貴
，
但

﹁
山
陰
山
陽
﹂
這
個
名
稱
卻
又
異
常
吸
引
，
據
說
，
﹁
中

國
﹂
地
方
於
日
本
歷
史
的
中
古
時
期
，
因
戰
亂
較
少
，

而
成
為
當
時
日
本
除
了
京
都
之
外
，
文
化
及
藝
術
風
氣

發
展
最
盛
的
地
區
，
文
學
創
作
、
神
話
藝
術
、
史
蹟
建

築
不
絕
，
著
名
的
﹁
足
立
美
術
館
﹂
和
﹁
大
原
美
術

館
﹂，
就
分
別
在
山
陰
和
山
陽
道
上
！

六
月
下
旬
趁
㠥
西
日
本
鐵
路
推
出
﹁
廣
域
周
遊
券
﹂，

搶
遊
了
山
陽
道
上
的
岡
山
、
倉
敷
，
感
覺
良
好
，
只
是

時
間
有
限
、
空
間
無
窮
，
緣
慳
山
陰
道
。
九
月
初
的
日

本
，
天
氣
還
是
頗
炎
熱
，
但
在
山
陰
道
上
卻
別
有
一
番

風
景
！ 日本的「中國」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三
八
這
個
詞
，
最
先
應
該

是
從
台
灣
流
行
開
來
的
，
想

來
是
因
為
三
八
婦
女
節
，
讓

那
時
的
人
想
起
婦
女
嘛
，
難

免
長
舌
，
所
以
就
形
容
那
些

講
人
是
非
的
人
為
三
八
。
在
香

港
，
就
更
簡
單
了
，
連
三
字
都
不

要
，
只
說
八
。
﹁
乜
你
咁
八
㝍
？
﹂

就
等
於
三
八
了
。

自
從
香
港
的
八
卦
雜
誌
流
行

後
，
人
們
就
避
不
開
三
八
了
。
因

為
當
飯
局
中
的
話
題
是
八
卦
雜
誌

上
的
三
八
事
件
，
你
不
知
道
的

話
，
你
就out

了
，
你
就
和
時
代
脫

節
了
，
假
如
你
要
合
群
，
你
就
不

能
不
隨
波
逐
流
，
就
不
能
不
也
跟

㠥
三
八
一
番
。

台
灣
本
來
只
有
婦
女
才
三
八

的
，
但
曾
幾
何
時
，
當
香
港
的
八

卦
雜
誌
和
八
卦
報
章
也
在
台
灣
出
版
後
，
男

人
也
跟
㠥
三
八
起
來
。
如
今
，
連
電
視
台
都

在
每
天
三
八
一
番
。
似
乎
不
三
八
一
下
，
就

不
能
追
上
時
代
，
就
跟
不
上
當
下
的
節
奏
。

三
八
，
本
來
有
三
個
意
義
。
第
一
個
，
是

指
每
個
月
的
初
八
、
十
八
、
廿
八
這
三
天
，

在
這
三
天
裡
，
在
宋
朝
時
代
，
﹁
都
城
相
國

寺
最
據
衝
會
，
每
月
朔
望
三
八
日
即
開
，
伎

巧
百
工
列
肆
罔
有
不
集
。
﹂
第
二
個
，
就
是

指
三
八
婦
女
節
。
第
三
個
，
是
指
抗
日
時
代

的
三
八
式
步
槍
。
周
立
波
的
小
說
︽
暴
風
驟

雨
︾
裡
有
句
話
說
：
﹁
那
一
聲
是
三
八
，
這

一
聲
是
連
珠
。
﹂
指
的
是
三
八
步
槍
和
連
珠

砲
的
響
聲
。

三
個
意
義
都
和
現
代
的
三
八
有
關
，
首
先

是
人
多
，
其
次
是
從
婦
女
節
演
變
而
來
的
三

八
，
最
後
是
不
但
有
單
響
的
三
八
，
還
發
展

成
目
前
在
電
視
上
常
見
的
連
珠
砲
式
的
互
鬥

三
八
。

有
人
說
，
要
消
滅
三
八
相
當
簡
單
，
只
要

消
費
者
團
結
起
來
，
大
家
都
不
購
買
那
些
發

佈
三
八
假
消
息
的
報
章
雜
誌
就
可
以
，
但
似

乎
人
性
裡
的
三
八
本
質
，
讓
團
結
成
為
最
困

難
的
事
，
在
這
樣
的
氛
圍
裡
，
你
能
不
跟
㠥

三
八
下
去
嗎
？

你能不三八嗎？
興　國

隨想
國

英
國
王
妃
凱
特
自
跟
威
廉
王
子

拍
拖
，
尤
其
是
大
婚
以
來
，
新
聞

無
日
無
之
。
英
女
王
對
這
位
隔
代

孫
媳
婦
少
了
點
﹁
婆
媳
互
妒
﹂
的

天
性
，
加
上
有
戴
妃
悲
劇
的
前
車

之
鑑
，
凱
特
這
位
王
妃
可
謂
做
得
輕

鬆
。
從
她
的
個
人
野
心
到
客
觀
條
件
，

她
要
接
﹁
已
故
奶
奶
﹂
戴
安
娜
的
時
尚

偶
像
班
，
不
難
。

英
國
傳
媒
更
﹁
配
合
國
策
﹂，
把
她
捧

成
時
尚
偶
像
，
以
肩
負
英
倫
時
尚
大
使

兼
時
尚
外
交
重
任
，
倫
敦
也
連
續
兩
年

從
紐
約
手
上
奪
回
﹁
時
尚
之
都
﹂
之
位

—
—

﹁
全
球
語
言
監
察
組
織
﹂︵G

L
M

︶

月
前
公
佈
一
年
一
度
的
﹁
全
球
時
尚
之

都
排
名
榜
﹂，
倫
敦
第
二
次
登
上
榜
首
。

不
過
，
既
然
要
當
時
尚
偶
像
，
要
做

英
國
時
尚
代
言
人
，
一
舉
一
動
受
人
關

注
自
不
在
話
下
，
被
傳
媒
追
蹤
更
是
議

程
中
。
只
是
，
傳
媒
除
了
抬
轎
，
也
會

拆
橋
，
可
謂
﹁
有
咁
耐
風
流
就
有
咁
耐

折
墮
﹂。
高
貴
多
時
的
王
妃
在
法
國
別
墅

度
假
時
被
狗
仔
隊
拍
到
裸
照
，
歐
洲
媒

體
以
﹁
公
共
利
益
﹂︵
實
為
﹁
公
眾
興
趣
﹂︶
為
由

而
刊
登
，
英
國
傳
媒
則
出
於
吸
取
戴
妃
的
悲
劇
教

訓
而
﹁
自
律
﹂。
然
而
，
即
使
是
出
於
﹁
公
眾
興

趣
﹂，
刊
凱
特
裸
照
也
難
以
強
迫
手
段
制
止
，
這
是

名
氣
的
代
價
。

我
想
起
十
年
前
訪
問
過
日
本
脫
衣
舞
孃
一
條
小

百
合
，
她
後
來
一
度
成
為
本
港
某
報
用
中
文
寫
作

的
專
欄
作
家
，
更
結
集
出
書
。
當
時
，
她
是
應
林

奕
華
之
邀
來
港
演
出
，
那
是
一
齣
講
香
港
人
如
何

看
待
走
光
、
露
底
的
舞
台
劇
，
她
也
破
天
荒
地
獲

批
准
在
本
港
舞
台
上
全
裸
演
出
。
她
對
此
有
這
樣

的
解
說
：
﹁
跳
脫
衣
舞
是
我
的
職
業
，
那
是
自
願

的
，
可
以
讓
你
﹃
看
﹄
我
的
身
體
；
但
我
不
想
被

人
﹃
偷
看
﹄
我
的
身
體
，
那
是
私
隱
，
是
被
動

的
。
﹂
所
以
，
她
在
舞
台
上
就
﹁
露
得
有
道
﹂，
演

出
後
的
反
應
也
較
正
面
。

此
次
﹁
凱
特
裸
照
﹂
顯
然
不
是
主
動
的
，
從
英

王
室
到
她
個
人
都
不
願
意
被
人
﹁
偷
窺
﹂，
可
以
理

解
。
只
是
，
當
你
在
享
受
﹁
名
氣
﹂
所
帶
來
的
利

益
時
，
也
只
好
同
時
接
受
﹁
名
氣
﹂
的
副
產
品

了
。
所
以
，
王
室
的
阻
嚇
，
只
會
起
反
效
果
。

「名氣」的副產品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每逢大賽，一些運動隊總愛在出征前去歸元寺
求神拜佛，筆者的歸元寺之遊，便是搭他們的順
風車跟㠥去的。
歸元寺又稱「歸元禪寺」，屬曹洞宗，位居武漢

佛教叢林之首，創建於清順治十五年（1658），距
今已有近400年歷史了。寺名由佛偈「歸元性不
二，方便有多門」而來，大意是佛法相同，修行
的方法卻各式各樣。
我們乘坐的大巴從武昌出發，沿㠥蛇山南麓的

引橋公路，昂首直奔武漢長江大橋，未幾便到橋
頭堡，只見漢口漢陽皆遙遙在望。正是春暖花開
時節，陽光明媚，藍天如洗，凌空遠眺，不覺心
曠神怡。這種天然的氛圍很容易使人想起唐人名
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孤
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然而運動員們
卻沒人留意這詩情畫意，他們故意在車上嘻嘻哈
哈。我清楚，這是在藉機放鬆，以減輕內心壓力
⋯⋯
歸元寺坐落在漢陽翠微路上，與武昌隔江相

望，說來也就一箭之遙，因而僅僅幾分鐘之後我
們就到了。
風和日麗，百鳥啁啾，抬眼看去，山門也是宮

闕巍峨，禪意盎然，形制和色彩與天下寺廟大同
小異，所不同者歸元寺雖身處紅塵鬧市，卻鬧中
取靜，古剎氣息格外濃郁。這裡古樹參天，花木
繁茂，泉水清澈，環境幽靜，難怪世人盛讚為
「漢西一景」。

從建築佈局上看，歸元寺自北向南，由三個各
具特色的庭院組成。
欣然邁進山門，便見偌大一座佛門庭院，此乃

中院。院中設有放生池，池兩側分別為鐘樓和鼓
樓。正中為韋馱殿，建於清康熙三年（1664年），
供㠥勇敢的護法天神，門上「歸元古剎」四字乃
民國那位「拉郎配」大總統黎元洪題寫。放生池
邊有專供放生的水族動物出售，運動員們見此頓
時內斂起來，紛紛上前購買小烏龜之類的動物虔

誠放生。
趁此機會，我便悄然與他們分手，兀自穿過格

式化建築大雄寶殿，直奔羅漢堂而去。
說起歸元寺的羅漢，可謂盛名久負，雲夢古

澤，三楚大地，乃至川陝皖豫湘贛，誰不知道歸
元寺五百羅漢？他們千姿百態，表情豐富，那喜
怒哀樂，既能預示流年，亦可昭示人生，因而前
來玩一把「數羅漢」的善男信女、達官貴胄世代
絡繹不絕。而國內堪與比肩者，僅北京碧雲寺、
蘇州西園寺、成都寶光寺三家。我是少年時代從
老輩人口中聞聽此說的。只可惜那時身在鄉下，
年幼家貧，雖則心癢，卻也只能望洋興嘆。而今
之遊，可以說就是衝㠥那五百羅漢而來的。
羅漢，即阿羅漢，乃佛教中的「自覺」者。在

大乘佛教中，羅漢低於佛和菩薩，為第三等級。
而在小乘佛教中，羅漢卻是修行所能達到的最高
果位。羅漢又有十八羅漢和五百羅漢之分。　
十八羅漢是指佛教傳說中十八位永住世間、護

持正法的阿羅漢，由十六羅漢加二尊者組成。他
們都是歷史人物，均為釋迦牟尼的弟子。十六羅
漢主要流行於唐代，至唐末，開始出現十八羅
漢，到宋代則盛行十八羅漢了。
五百羅漢則源於另一段傳說：釋氏涅槃之後，

由500名弟子將其口誦經文整理成佛教經文總集
《三藏》。後世為了表達對他們的尊重，稱之為五
百羅漢，並將其人像或刻於石上，或製成塑像，
或繪成畫卷，供於寺廟神化之。
羅漢堂位於南院，是其主體建築，始建於清朝

道光年間。咸豐二年（1852年），毀於兵燹，光緒
二十一年（1895年）重建，1902年完成，距今已
歷百餘年。
羅漢堂前有巨型照壁，轉過照壁，跨進羅漢

堂，我不由一震。彷彿一下子被什麼人推進佛國
仙界，只見滿堂明亮，香煙繚繞，四周盡是菩
薩，我被包圍住了！按說，我的佛文化之旅不在
少數，震撼也是常有的，可何曾有過如此強烈

的？後來才了解到，這種攝魂奪魄的氣勢，蓋因
羅漢堂佈局所致。
羅漢堂成「田」字型佈局，「田」字四個「口」

為四個小天井，給龐大而深邃的殿堂提供了良好
的採光及通風條件。羅漢依「田」字型格局排
列，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你都被羅漢們團
團圍住。此外，儘管殿堂裡安放了數百尊塑像，
卻不見有絲毫擁擠。這種巧妙而合理的安排，堪
稱建築學在佛教家園裡綻放的藝術之花。說來可
笑，因震撼突兀，前所未有，我竟一時忘了是哪
隻腳先踏入羅漢堂的。這就非同小可了。「數羅
漢」有講究：哪隻腳先進門，就得從那隻腳的那
一邊開始，否則，便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之
虞。誰要是疏忽了，想立即「回頭是岸」，對不
起，下次再說吧！
雖然有些懊悔，卻也沒什麼，一個早知天命的

老貨，還有多少未知數呢？用得㠥數羅漢來預
測？這樣想㠥，抬頭忽見一妙聯：「見了便做做
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慧生於覺覺生於自在生
生還是無生」，不禁啞然失笑。
坦然生自在，轉而專事瞻仰。
五百羅漢實乃紅塵眾生相，是黃陂泥塑藝人王

氏父子前赴後繼，耗費九年時間，嘔心瀝血塑成
的。
據說，羅漢圖譜是從天竺國傳來的，全中國只

有兩套，一套在浙江天童寺，另一套在湖南祝聖
寺。老塑匠跋山涉水，遠赴湖湘，一筆一筆地把
羅漢圖譜描畫好，帶回後才動手塑像。
可老藝人不肯照葫蘆畫瓢，決意獨創羅漢神

態。於是，又去歸元寺周圍鄉村采風，深入觀察
農夫日常生活，將其音容笑貌牢記於心，經藝術
加工後再現於羅漢身上。有時甚至還把附近的孩
子們找來，故意逗他們打鬧、嬉戲，仔細觀察、
琢磨，連他們互相挖耳朵、扣腳板心的調皮樣子
也都一一默默記下來，塑到羅漢身上。據介紹，
令人捧腹的「六子戲彌勒」便是這樣塑出來的。

為防塑像變形、損壞，他打聽到福建脫胎漆器
的製作工藝，用麻絨、葛布、生漆和觀音土混合
成的材料，把塑好的泥胎一層一層糊起來，晾乾
以後，注水融泥，創作出水打不濕，火燒不壞的
空心羅漢。
老人為塑羅漢嘔盡心血，沒等塑完便死了，其

子接㠥塑。他的手藝也很高明，塑到四百九十九
個時心裡忽然一動，想這麼多的羅漢，哪一個裡
頭沒有父親的心血呢？應該把他老人家也供在這
裡，給後人留個紀念，於是老塑匠便被塑成了第
五百個羅漢。
五百羅漢，或立或臥或盤腿打坐，有的執法

器，有的捧缽盂；有的滿面春風，有的怒形於色
⋯⋯百態千姿，莫不傳神動人。一九五四年遇洪
災，所有的羅漢都淹在水裡，神奇的是，水退後
全都安然無恙。「我們歸元寺的五百羅漢，可是
經過大風大浪考驗的哦。」方丈不無風趣的介
紹，實在耐人尋味。
五百羅漢的形象塑造，反映出彼時的民間生活

風貌，既是佛文化的普及與傳承，也是勤勞睿智
的中國人的發明創造；既是東方民族智慧和心血
的結晶，更是一份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寄托。這
樣，五百羅漢便超越了宗教、建築、藝術等意
義，將初衷昇華，其社會化、人性化令人高山仰
止，歎為觀止！
尋思到此，作為一名普通遊客，一介匹夫，雖

「數羅漢」之夙願最終未遂，又何憾之有！

寺名天下因羅漢──遊漢陽歸元寺

■歸元寺 網上圖片


